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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明

忽发雅兴，添得两盆兰花装点书房。有
学农的朋友相告：“养兰先养根。其实，养花
种树，最重要的就是养护好它们的根。只要
根在，希望就在。”

植物如此，人也一样，要活得精彩，就需
要从根本上找到一种精神上的支撑力量。
近年来，我们越来越看到文化的重要性，越
来越重视从文化上解决问题。从深处看，只
有在文化上自信了，理想信念的坚定才能

“如太阿之剑，犀角不足齿其锋；如高山之
松，霜霰不能渝其操”。“文化自信”之于理想
信念，不就相当于植物的“根”？

“文化自信”已不算“新词”，但绝对是
“热词”。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中国人本来
就应该有文化自信。中华文化，位居世界四
大古文明之列——当然，这还不足以让我们
引以为豪，真正该引以为豪的，是在这几大
古文明当中，唯有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没有中
断和消亡！为什么是中国？因为我们的传
统文化有太多的优秀元素，因为我们的文化
有太强盛的生命力。千百年来，中华文化以

海纳百川的胸怀包容世界，不断地在发展中
革新、在革新中发展，并由此拥有了强劲的
自我修正能力。“据沧海而观众水，则江河之
会归可见也；登泰山而览群岳，则冈峦之本
末可知也。”正是因为中华文化站位高超，所
以能与时俱进，迸发无与伦比的精神力量，
成为这个民族屹立不倒的自信根源、坚强后
盾。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
就个体而言，文化自信来自相应的人文素养
和精神境界。“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
其心。”不从心灵深处解决问题，一个人的品
位硬是上不去。只有久经优秀文化的浸润
与修炼，一个人的内心才会自觉远离“三
俗”，理想远大，信念坚定，品行高洁，恰如芝
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

树立文化自信，从每一个人开始，从修
身齐家开始。解决了“根”的问题，何愁“枝
繁叶茂”？

文化与根

□安宁

秋天的夜已经很深了，我在巴润哈岱面
朝大片玉米地的房间里，度过乡村的一个夜
晚。这个坐落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小小的
村庄，此刻，像一滴安静又饱满的露珠，以婴
儿熟睡的姿态，沉入了梦乡。整个世界，什
么声音都没有，偶尔有一只虫子，在草丛里
翻一下身，村庄便像落入一粒石子的湖面，
微微地荡漾一下，便又寂静如初。

而日间的巴润哈岱，也是安静的。在秋
天的田野里四处走走，会看到人与玉米、糜
子、土豆们一起，以无限接近大地的姿态，融
汇在一起。因为高原和丘陵的地形，这里农
作物的收割，很难实现完全的机械化。于是
在一小块一小块不规则的土地上，便常见人
弯腰收割糜子的身影。

黄昏的时候，我在村里偶遇张润在老先
生。当我到达他家，看到集山西窑洞、蒙古
包、内蒙古本土建筑风格于一体的“豪宅”，
和“豪宅”对面近二百亩的蔬菜大棚时，忍不
住惊叹，在乡下，土地永远都不会亏待那些
勤劳又有头脑的农民，只要愿意留下来，或
者从城市回到乡村，土地自会以它饱满深沉
的爱与热情，回馈它们的主人。张润在说，
曾经不屑跟他一样做一辈子农民的儿子，在
薛家湾煤站当了几年的工人后，也打算回到
乡下，跟他一起经营蔬菜大棚了。

张润在执意要采摘一些葡萄送我。走
出庭院，见绚烂的晚霞铺满了整个的天空，
就连秋天里已经现出空旷萧条的群山，也好
像遇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爱情，瞬间被这浪
漫的色彩给激活了，于是每一处山脊都喷薄
出生命的激情。一群飞鸟划过长空，而后消
失在无边的黛青色的群山之间。张润在走
在这陪伴了他大半辈子的霞光之中，忽然叹
一口气：唉，一辈子心血，全耗费在了这里。
我没有回应他一个字，我只是悄无声息地跟
在他的身后，看着这个开着“豪车”，住着“豪
宅”，却朴质得跟任何一个农民都没有区别
的老人，背着手，趿拉着布鞋，走向他的蔬菜
大棚，那里有生机勃勃的葡萄，还有新鲜水

嫩的白菜、萝卜、豆角、茼蒿、茄子，当然，也
有他从未熄灭过的希望。

而今的张润在，有些担心自己老了，慢
慢干不动了，尚未接手的儿子，无法将这份
工作，像他一样，长久地坚持下去。帮我招
一些年轻人来吧，临走的那一刻，他像是对
我，又像自言自语地这样说道。

此刻，我躺在床上，听见秋天的风，越过
起伏的山岭，穿过疏朗的树林，漫过草垛一
样高高堆起的糜子，拂过即将入仓的玉米，
最后，似乎怕打扰了睡梦中的人，悄无声息
地落在人家的庭院里。风在院子里会做什
么呢？它一定像个好奇的孩子一样，这里瞅
瞅，那里看看，翻翻人家麻袋里的土豆，掀掀
人家墙角的柴堆，碰碰屋顶上的一片灰瓦，
数数人家羊圈里的山羊，直到它终于玩得累
了，退出庭院，随便找一处山谷，枕着夜色，
睡了过去。

村庄究竟是一处什么样的地方呢，我一
直在想；后来慢慢地明白，村庄应是安放
自然草木之所，是人类精神栖息的最后的
家园。巴润哈岱一个 81 岁的老人，读私塾
时，所念的千字文里这样写道：“杈耙扫帚
木杄扬，碌碡碾压乐歌打”，与草木庄稼息
息相关的劳作，虽带给人的身体以疲惫艰
辛，却又因精神上的快乐，让劳作的人
们，忍不住欢歌起舞，不倦不休。就像我
的已经搬到城里居住的老去的父母，始终
执拗地不肯放弃乡下的土地。父亲说，一
个农民，丢了土地，跟大树丢了根，又有
什么区别呢？

如果有一天，我的生命终结，我一定将
自己的骨灰，洒入泥土湿润的乡下，让它们
与麦子、玉米、土豆、红薯或者野草，生生不
息地缠绕在一起，最后，一起消融在这辽阔
苍茫的大地。在巴润哈岱越来越浓郁的夜
色中，我这样想。

一个乡间的夜晚

人与马 哈丹宝力格 摄

我的家园我的梦
亮丽风景线·

三言二拍

□乌兰格日乐 作
包文学 译

毕力格巴特尔没有来。
舞曲稍作停顿重新奏响时，

围着一圈又一圈的人们双双步
入舞池翩翩起舞，一对对向着舒
适的空间旋转而去。霎时，舞池
边的人稀疏起来，大家都涌向舞
池中央。

“请你跳一曲好吗？”传来
一声彬彬有礼的邀请，同时有一
只潮湿而又热乎乎的大手搭在
她的肩上，全神贯注地朝着舞厅
大 门 看 去 的 珲 德 玛 吃 了 一 惊 。
她转过身来，只见乌力吉老汉正
面带微笑伸出双手向她做邀请
姿势。和着电子琴奏响的《达那
巴拉》那伤感而舒缓的舞曲，人
们 放 慢 舞 步 在 原 地 轻 轻 摇 摆 。
乌力吉眯起半睁半开的眼睛沉
醉于舞曲当中，似乎细细品尝着
爱的滋味。

传来嘎吱的开门声，珲德玛
下意识地循声抬头朝门那边望
去。不经意的举动，未能躲过乌
力吉的眼睛，乌力吉慢慢睁开小
眯眼，直视珲德玛红润的脸颊问
道：“噢，看谁呢？在等你的舞伴
吗，他不会嫉妒我吧？”听乌力吉
伴随着满嘴的酒气喷出的戏谑
话语，珲德玛像被戳穿了秘密似
的，羞答答地移开了视线。珲德
玛的羞涩似乎换来乌力吉得意
的表情。“没关系，玩笑，玩笑。”
乌力吉一边为自己刚才的话寻
找解围之词，一边拉紧搂着珲德
玛 细 腰 的 手 ，有 意 让 她 贴 向 自
己。乌力吉的啤酒肚像灌满水
的暖水袋温乎乎地贴到珲德玛
的身上，让她感觉很不舒服，一
股厌恶感涌上心头。她讨厌乌
力吉老汉与年龄不相称的这幅
德行，真想拂袖而去。可她欲要
抽手的刹那间想到，如果这样做
了，人家没错反倒是自己的不是
啊，她的心刺痛了一下：“他好像
误 会 了 我 ，以 为 对 他 有 意 。 天
哪 ，他 是 年 龄 能 当 我 父 亲 的 人
啊！”怜悯、嘲笑交织的心情油然
而生。同时说不清对毕力格巴
特尔，还是对自己产生一种怨恨
和悲哀：“如果毕力格巴特尔不
是 个 温 吞 吞 的 ，而 是 个 痛 快 之
人，我何必拿乌力吉做挡箭牌，
又怎会让这老汉夹在中间受迷
惑、受折磨呢？

然而，此时此地珲德玛焦急
的等待，不是为了消除乌力吉的
误会，而是为了向毕力格巴特尔
敞开心扉。等待让人备受煎熬，
毕力格巴特尔到现在连影子都
没出现。可是珲德玛相信他会
来，并且祈祷他一定能够来。为
想说的话终未能说出来而忧心
忡忡的她，今天是如此大胆信心
满满地等待着，为见面的那一刻
心潮澎湃着。

毕力格巴特尔终于来了，珲
德玛欣喜若狂，一向胆小的她心
跳 加 速 ，不 知 所 措 。 她 壮 了 壮
胆 、与 自 己 胆 小 怕 事 的 性 格 抗
衡，心想：这次怎么也得实现昼
思夜想的计划。她走近了毕力
格巴特尔。

“毕力格，我有话跟你说，我
在楼后墙角那儿等你。”跳舞的
当儿，珲德玛悄悄在毕力格巴特
尔的耳边说了这句话，然后溜了
出去。

毕力格巴特尔出来后两人
向空旷地走去，来到灯光昏暗的

地方停住了脚步。黑暗处，毕力
格 巴 特 尔 似 乎 显 得 更 高 大 魁
梧。片刻，谁也没有说话。真不
知道先说点什么好，如何开这个
口。紧张犹豫了一会儿，最终，
还是珲德玛鼓足勇气用颤抖的
声音打破了宁静。那声音，听上
去就像干了什么坏事似的。

“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呀？”
珲德玛的声音有些颤抖。

“奇怪什么⋯⋯出了什么事
儿，珲德玛？”

“事儿⋯⋯是有事。你是不
是怕我呢？”

“ 在 你 看 来 我 是 个 胆 小 鬼
吗？”两人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朋友，我不会把你怎么的，
只是想跟你⋯⋯对你⋯⋯说说
自己的想法而已⋯⋯”由于过度
紧张，珲德玛有些语无伦次，“有
句话当讲不当讲？其实这话藏
在我心里整整三年了。我原想
一直压着到老。可是做不到，看
样那是不可能的⋯⋯你听了会
笑话我吗？”

“怎会呢？说吧，我会理解
的，说说看。”

听到“理解”一词，珲德玛心
花怒放。珲德玛万万没想到当
即就能得到如此悦耳的答复，高
兴得她热泪夺眶而出。珲德玛
朝思暮想企盼的，也就是能听到
这话呀，理解！就是怕听不到这
话 ，珲 德 玛 才 折 磨 自 己 整 整 三
年。这句话，对珲德玛来说是何
等的珍贵啊！她没有立刻揩去
脸上流下来的热泪，也没有急着
去制止它。她怕毕力格巴特尔
发觉，咬住嘴唇屏住呼吸任热泪
慢慢地流淌着。对爱情的那种
渴盼，未能表白的那份埋怨、煎
熬、怅惘，此时此刻全部化作泪
水宣泄而出，内心一下子敞亮了
许多。珲德玛擦去脸上的泪痕，
差点独自一人笑出声来，那笑里
含有对自己的惊诧，还夹杂着一
丝自嘲。

珲德玛万万没想到，在生活
的长河中会有只是一面之交的
一个人一辈子难以忘怀，永留心
间 ，让 单 相 思 来 折 磨 自 己 的 事
情。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她才不
相信会有这等事哩。然而，如今
珲德玛不但相信会有这样的事
情，而且已经可以向别人传授经
验了。生活就是这样千奇百怪
⋯⋯

记得，那年秋天珲德玛回老
家待了一个月。回来的第二天，
她去单位见领导。早早来到研
究所办公室，只见一位年轻人站
在那里正打电话。由于不认识，
珲德玛也就没注意他。她翻看
着信件，站在旁边的小伙子那不
夹带一丝汉语的纯正蒙古语，以
及 浑 厚 的 嗓 音 引 起 了 她 的 注
意。珲德玛这才仔细打量身旁
的小伙子，他也正好放下话筒转
过身来。珲德玛未来得及移开
视线，两人的目光碰到了一起。
心慌意乱的珲德玛想转过头去，
可那小伙儿向她投来温馨的一
瞥，面带微笑点头而去。这一切
都发生在一眨眼之间。奇怪的
是 ，珲 德 玛 的 浑 身 像 触 了 电 似
的。与小伙对视的刹那间，一股
暖流传遍全身，脸颊热辣辣的发
烫。当收到此番信号，珲德玛知
道自己的脸已经泛红了。珲德玛
时常为自己过于胆小腼腆的性格
而责备自己。因为这个没出息的
性格，她没少痛苦过。用心头之
痛来比喻也并不为过。

当时，珲德玛像一尊石雕站
在那里发呆，似乎在想“刚才发
生了什么来着？”她想再看一眼
那 个 小 伙 子 ，可 他 已 经 无 影 无
踪。回忆很久也未能想起他的
模样。可能是太短暂的缘故吧，
除了销魂般含情脉脉的眼神，还
有 那 黝 黑 的 脸 庞 ，什 么 也 没 记
清，就连穿什么衣服都想不起来
了。然而，那双大大的眼睛、帅
气的轮廓像刻在花岗岩上的图
案 一 样 深 深 地 铭 刻 在 她 的 心
里。从此，珲德玛企盼着再次见
到他。

虽然不认识他，但是从他的
举止言谈，音容笑貌不难判断，
他是刚从乡下来不久的人。她
坚信自己的判断没错，估摸着他
是哪个大学的学生？他是否还
会再来？她抱着这样的企盼上
下 楼 梯 时 搜 寻 着 小 伙 子 的 身
影。日月轮回，她苦苦地期待着
能够再次见到他。她无时无刻
不思念他，想忘也忘不掉。

珲德玛虽然大学毕业，在城
里成家立业，但她牢记自己是在
干涸的沙漠里经受住风吹雨打
的洗礼而长大成人的。她眷恋
着家乡，热爱具有家乡象征意义
的所有东西。虽然在城里生活
了多年，但她依然没有丢掉乡下
人那种淳朴、执着的性格。她永
远也适应不了城里的生活环境，
更 看 不 惯 城 里 人 的 那 种 虚 伪 。
做 什 么 事 情 都 想 着 念 着 乡 下 。
甚至她会拿乡下人作为标准来
衡量一个人的品质、容颜、审美
情趣。正是因为这种性格，她才
暗恋一个陌生人而神魂颠倒不
能自拔。在城里长得如此黝黑
的男人确实少见，喜欢黝黑脸庞
的人更是少见。可是珲德玛却
觉得这样的面容好看，珲德玛偏
偏喜欢这样的肤色。不是盲目
地推崇黑色，她觉得黑肤色正是
大自然赐予的风吹日晒的纯正
肤色，健康肤色，从而推崇。她
认 为 男 子 汉 应 该 是 这 种 肤 色 。
因此，她不喜欢城里男人因年复
一年、日复一日待在潮湿的水泥
砖 房 里 而 失 去 光 泽 的 苍 白 的
脸。每当听到站在柜台里爱说
张家长李家短的女店员们谈论
起“××的丈夫⋯⋯”或者“谁谁
谈的对象个儿高，长得又白皙的
⋯⋯”夸赞个没完，她便不由地
想起有一次自己蒸出了一笼夹
生的白里透蓝的馒头的事情而
暗自发笑。

其实，毕力格巴特尔不但有
一副博得珲德玛喜爱的黝黑脸
庞，而且脸庞上有布局合理的浓
眉大眼、鼻子、嘴唇和洁白的牙
齿。这是珲德玛四十多天后与
他第二次相遇时注意到的。那
次相遇甭提珲德玛有多高兴，人
若能飞起来，她准会高兴得飞到
天上去。她听说自己回乡下的
当儿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放假回
家了，万万没想到那竟是毕力格
巴特尔。没想到自己一眼就断
定他是从乡下来的，她真的做梦
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能
与魂牵梦萦的他一起上班。珲
德玛高兴极了，她恨不得将这个
并非做梦而是随缘而来的相遇
向所有认识的人炫耀，她按捺不
住心中的喜悦而激动着。

与爱同行的日子（上）

□李炯

雪落在雪上，这世界又干净
了一个层次。雪挂在树上，树盛
开一身的花。其实，雪本身就是
花，一群干净的花，满天佛国圣地
的花，有点类似于莲，被无数的人
期盼着，崇尚着。

我喜欢雪。走在路上，它不
止让我心明眼亮，而且让我隐去
凡尘，步入天国神境。这时，我的
心不会浮躁，因为它拒绝欲念。

雪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比如
某天下雪了，你必须要以虔诚的
心，走出户外，饶有兴致地踏一次
雪，给雪留下一串脚印，雪是不会
责备你叨扰了她的清静，或踩痛
了她的衣襟。你的脚印只是暂时
的，包括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也不
会永恒。当一场大风来临时，大
地上所有痕迹都被抹去。当另一
场大雪停止，尘世间所有的大紫
大红或大起大落，都会被这安静

的雪摁住不动，世界甚至不会泛
起一丝风。

脚落在雪上，这是脚的幸运，
脚的幸福，脚的奢侈。因此，每当
我独自步入雪野，我会让脚勇敢
地放纵一回，把雪尽量踩得嘎吱
作 响 ，心 便 会 发 出 迎 春 花 的 微
笑。我们知道，有些时候，人的微
笑是言不由衷或迫不得已的。那
种笑，即使有多么放肆，在自己看
来也不比哭好受多少。对了，天
空下雪的时候，这是苍天在蒙头
微笑，这让我不得不联想到楼兰
姑娘的羞赧，想到一些中东国家
女人，脸上包一块黑布，只露两只
眼睛，于是眼睛显得特别有神，神
秘地微笑。进而我会猜疑蒙娜丽
莎的微笑究竟包含些什么内涵。
据说她的那个微笑空前绝后，我
却不以为然。在我看来，那个微
笑一点也不明朗，一点也不比雪
花绽放时的姿态。

老天要笑，不仅在云开雾散，
不仅在晴空万里，也不仅在阳光

灿烂。那些表情，人们见得多了，
就习以为常了，就见怪不怪了。

雪 总 是 要 融 化 的 。 雪 化 成
水，说明雪已经远去了，她只留下
一缕干净的灵魂，滋润大地，滋润
心灵，洗刷尘世间的一切。

在 这 世 界 上 ，雪 还 是 太 少
了。纯粹的东西一般都比较少，
比如美玉。

雪是长脚的精灵，她会四处
行走，像释迦牟尼成佛前的游方
生涯。

雪是有境界的，来自喜马拉
雅山、昆仑山、天山。只有这些终
年不化的积雪，方有资格被称为
雪国净地。你若有幸去一趟，一
颗心，定会被无所不能的大自然
洗礼一番。

雪的礼赞

且听风吟

七律·全国两会
胜利召开感怀

□张首贤

丁酉开局捷报频，适逢两会议更新。
政协集智筹良策，民主纳言凝众神。
持续改革识见远，加强反腐意图深。
举国发奋十三五，一代精英建茂勋。

七律·为全国两会喝彩

□田学臣

春风阵阵暖心扉，愿把凡间朽木摧。
旗展英姿谈国是，君携社稷吐芳雷。
梦惊绮丽魂牵雨，喜唤苍天翠伴梅。
遥看神州存大爱，新征再斗彩云回。

七律·情关两会

□张玉明

又是京城三月天，风云际会景空前。
民生大计千番论，国运鸿猷万绪牵。
欲破艰危凭胆略，谋除腐恶仗英贤。
位卑未敢辞忧患，老骥闻鸡不待鞭。

七律·两会召开欣赋

□崔健

酥雨欢雷溅柳烟，春风又度舜尧天。
花开民意呈红翠，旗展初心昭大千。
吐玉咳珠声共梦，闯滩破险计同弦。
霞铺带路晴方好，跃马迢程更著鞭。

七律·贺两会召开

□闫宝林

东风谐韵共朝阳，两会英才献计忙。
供给侧中谋发展，复兴梦里撰文章。
精圈细点蓝图美，打虎除蝇吉运昌。
协力同心开阆苑，尧天舜雨润花香。

七律·贺全国两会
胜利召开

□王旭

三月京华万众牵，会堂济济列群贤。
同商国是开宗计，共绘民生积玉篇。
策出明心能聚力，廉扶正气可摩拳。
袖头绾起加油干，好趁东风夙梦圆。

七律·寄情两会召开

□赵光荣

朗朗乾坤迎两会，神州万里又东风。
庶黎关注粮油稳，代表协商政策公。
镇鬼伏妖呼鼓起，强军壮土略韬中。
京城报信天行健，十亿丹心为国红。

浣溪沙·贺两会召开

□冯春光

三月和风好景春，盛开两会聚
贤臣。良机共话妙音频。

高压反贪强力度，稳中求速惠
黎民。同圆国梦驶航轮。

七律·两会有怀

□李福江

无雷时日却雷鸣，两会春霆万里盈。
人醒神州听报告，花开社稷瑞京城。
民心所向圆新梦，国运昌隆享太平。
出彩蓝图催劲旅，十分意气又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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